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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民族自我意识浅析 

  [摘 要] 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一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最根本因素,同时亦是民族群体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神话是彝族群体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传统的彝族地区，几乎找不到外来典

籍的痕迹，彝民的精神支柱除了代代传唱的歌谣，就是在各种仪式上传诵的神话传说。因此,彝族鲜明的

民族自我意识，充分体现在其各种神话之中。 

  [关键词] 彝族；民族自我意识；神话 

  民族自我意识,指的是本民族与他民族存在的区别,以及对本民族的存在与力量的认识。通俗而言,正

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同一个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1]彝族

是我国西南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是北方的古氐羌人与西南的土著民族不

断融合而成的民族。虽然,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造成了彝族现今有着众多支系, “大分散,小聚居”的

分布方式,但是,在与南方农耕民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本民族的特殊性与价值,从而逐步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自我意识。这充分体现在其众多的神话之中。 

  一、图腾神话:族群的神圣表征 

  历史上的彝族,由于氏族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分布地区的日益扩大,以及部落间的战争等原因,经历了多

次的分支和迁徙,从而形成了众多的支系。尽管如此,各彝族支系中,却仍然保留着一个共同的信仰―――

虎图腾崇拜。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关于虎图腾的神话,其内容往往是追溯“民族祖先”的来源,或讲述“图

腾始祖”的游徙,或图腾群体的来源等,它们不仅为氏族和部落对某地域的所有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

使氏族和部落成员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神圣“图腾始祖”的作用:图腾与祖先的结合,使图腾物成为了氏族

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依附,同时亦成为本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神圣表征,它促使氏族成员从内心生发出一种

荣誉感,从而自觉担负起保卫氏族领地的重任。 

  意识对人的活动起着特殊的调节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人的活动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通过与周围民族的交往和比较,彝族逐渐认识到了本民族所具有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

识,这种意识形成后,又反过来作用于他们的行为,使每个民族成员都自觉地维护本民族及民族成员的利

益。对共同图腾祖先的认同,及其由此产生的图腾神话和各种仪式,即是其对本民族特性的认识和民族意识

作用下的结果。 

  二、人类起源神话:对远古祖先的认同 

  在彝族的神话中,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几乎都与洪水有关,而且对于洪水泛滥原因的叙述虽不相同,但

是它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认为洪水泛滥是由于人对天神或天神的使者(老人或动物) 不敬而造成

的。洪灾过后,人间只剩下一人或兄妹,因为具有心地善良的优良品德得到了神人的指点而得以存活,并通

过与天女结婚或兄妹婚配而繁衍了人类。它告诫人们一定要孝敬老人,心地善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神的眷

顾和保护,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现在,尊老抚幼仍是各地彝区相沿承袭的习俗之一,而且,这些神话还往往与

彝族的族源联系在一起。相传洪水后,人间唯一剩下的男子居木吾吾娶天神之女婚配生三子,其后代中的

武、乍、糯、恒、布、默成为彝族的六个祖先。六祖分支后的古侯、曲涅两支迁入凉山地区,成为了今日

凉山彝族共同的直系始祖。因此,流传在各彝族地区的洪水神话中,无论是居木、杜姆、阿朴独姆、娥玛、

笃慕,还是他们的子孙都被认为是彝族的祖先。时至今日,这种将神话人物视为人类始祖及本家支、家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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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祖先的实例,仍见于众多彝族父子联名谱牒中。美姑当地的彝族,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背诵长达数十代的父

子联名谱系,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神话传说中的祖先神作为起始部分。 

  并且,在丧葬仪式中,还必须吟诵这些神话,让全体在场的人,重温天地创造、人类诞生、洪水泛滥等历

史,以激励自己和教育族群,不畏强暴和劳苦,在英雄精神的鼓舞下去开创民族美好的未来。 

  三、英雄神话:民族个体意识的觉醒 

  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彝族先民们对自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白了一些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所以

他们不再把一切都寄希望于自然,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然而,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认识自

然的能力仍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创造出了一位征服自然、决胜一切的伟大英雄及叙述其神迹的

神话——《支格阿鲁》。神话中的支格阿鲁,不但用神弓神箭射下了多余的太阳和月亮,拯救了大地万物;

而且用神斧神锤平整大地、打造江山,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彝族先民们

征服自然的理想与愿望,同时更标志着彝族先民们意识形态上的一次飞跃―――认识自我力量,确定了自己

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从此具有了独立性,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采取逃避、顺应自然的方式。与此同时,支格阿

鲁还是彝族先民们精神的化身。他善良、诚信及无私的精神,感动了各种动物神灵,甚至“白头鬼”都来帮

助他,才使他战胜了众多恶魔,帮助彝族人渡过了重重难关,创造了一个个神迹。虽然,由于地域支系的不

同,关于支格阿鲁的神话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基础,是各地彝人在认

识自我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共同形象。为了创造和保卫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他征服自然、英勇地与邪恶

势力战斗,无私的奉献着自己,直至生命结束。他凝聚着整个族群的力量与智慧,维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信

仰,更标志着彝族民族个体意识的觉醒,因而具有着永久的魅力,其精神亦成为了彝族最具族群认同的标

识。 

  四、洪水神话:民族共同语的体认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构成民族差别的重要因素,现代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遍

的方法就是按民族语言接近的原则进行民族分类。所以,彝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重要的表现之一，

就是对本民族语言的认识。 

  这充分体现在彝族的神话中,尤其是关于人类起源的洪水神话。 

  在彝族同一母题的洪水神话中,对于人类语言产生原因的解释几乎都是一样的,均为由于听到烧“竹

子”或“炮仗草”的炸裂声受惊吓所致,虽然其受惊吓后的结果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彝族对本民族及其他

民族语言上差别的认识。 

  比如,受惊吓时,发出的不同语气词,体现了各民族间语言的差异。以四川大凉山的《洪水泛滥的故

事》为例,这则故事对彝、藏、汉三族祖先语言的产生,是这样解释的:居木从动物那知道了天神治疗哑巴

的方法,为了三个儿子能说话,他便把他们叫到火塘前,把三节竹子放进火里烧,竹子在火中燃烧发出的爆炸

声使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惊吓,大儿子惊得一跳,叫了声“阿自各”,成了彝族的祖先。二儿子听到竹节

的爆炸声后,叫了一声“则良呢”,成了藏族的祖先。三儿子听见爆炸声,叫了一声“哎唷”,他成了汉族的

祖先。“阿自各”是彝族人受惊吓时经常说的语气词,藏族人常用“则良呢”,而汉族受惊吓后则往往会说

“哎唷”。 

  将人类语言的产生,归结为受惊吓后的结果,这固然有些幼稚,但却生动地体现了彝族人对本民族与他

民族语言差异的认识。 

  对各民族语言间差异的认识，还表现在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称呼上。例如，在另一地区流传的洪水神话

中，三个小孩听到炸裂声后，同是叫爸爸、妈妈,叫法却各不相同。大娃叫“阿尾、阿母”，成了甘彝的

祖先；二娃叫“阿爸、阿买”，成了黑彝的祖先；三娃则叫“爸爸、妈妈”，成了汉族的祖先。 

  五、解释各支系来源与特征的神话(传说)：民族构成的认识 

  在彝族解释各支系来源的神话(传说) 中,最为普遍的就是“五子繁衍说”。它是彝族先民们在意识到

自身存在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构成的认识。 



  相传,古时有位孤身的中年人,在山上耕牧,过河时,见几筒竹子从上游漂来,停在他的脚边不愿离去。

于是,他将竹子带回家,划开后,发现里面有五个孩子,便将他们抚育成人。老人临终时,把他们叫到跟前,进

行了分工:老大留在原地种竹,编竹器、卖竹器为生;老二到坡地种棉、栽旱稻;老三上山狩猎;老四去当铁

匠;老五去打石做石匠。五个孩子按照老人的嘱咐,自谋生计,后来逐渐繁衍为彝族的五个支系。因竹子从

水中取出是青色的,故名曰青彝;棉花为白色,故名曰白彝;狩猎入山常穿黑衣,故名曰黑彝;铸铁制铧口和做

石工的,则分别成为红彝、花彝。在彝族这一群体形成后,彝族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为了适应不同

的生存环境而采取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适应当地气候环境的生活习俗,从而形成了各支

系的不同特点。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相互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他们逐渐发现,虽然属于同一族群,

但是各支系之间却存在着差异, “五子繁衍说”正是他们在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生计方式不同) 进行

分析后创造出来的,是彝族人民对本民族认识进一步深入的生动体现。 

  六、结语 

  在传统的彝族聚居地,几乎找不到外来典籍的痕迹。彝民的精神支柱除了代代传唱的歌谣,就是在各种

仪式上传诵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不仅记录了彝族历史发展的轨迹,同时更是彝族先民们生活、思想、信

仰的折光反映。尽管“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方式,对彝族民族意识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彝族先民们始终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作为唤起、加强和坚定民族心灵的力量,并通过各

种神话来宣扬自己民族的历史,激励、振奋和鼓舞着每一个民族的成员,从而促使他们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

强大的内聚力,进而成为了一个有着鲜明民族自我意识的群体。神话正是这一群体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

体,它既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体现,同时又促进着民族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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